
“一个泉眼里岂能发出
甜、苦两样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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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译本所用源文本历史之探究

摘 要：
 关于圣经源文本的信息是非常丰富的，但人们很少思考源文
本是否纯正，也很少思考圣经译本所用之各源文本之间的差异。目
前，在一种语言中存在太多的圣经译本，比如英语译本就已经严重
过剩。译本如此之多，促使人们注意到各源文本之间存在差异，至
少认识到译者对源文本的理解存有差异。普通人以为，圣经一直都
是今天看到的样子，即一本大书，里面有六十六卷。他们并不探究
其是否纯正，也不思考今日的圣经究竟如何得来。本文旨在挖掘圣
经译本的两个主要源头。今日的抄本虽有成千上万，但大致分属两
个家族。在各语言中，诸多圣经译本，若非出于一个家族，便源于
另一个家族。
 

导言

    人们肯定已经发现，今日销售的圣经版本多种多样。我们不禁
要问，为何同一源文本，竟有如此多的译本。其他著作的情况却
不是这样，比如荷马的《伊利亚特》，虽有很多译者殚精竭虑投身
在此工作，但译本只有寥寥几个。再以莎翁为例，他的著作蜚声世
界，但在同一语言中，译本至多也不过十个。细想起来，莎翁与荷
马的著作，意思明确，并无争议，所以译本自然不会很多。那么，
圣经译本如此繁多，就是因为其意思含糊，争议之处颇多么？其
实，并不尽然。我们以《论语》为例，虽然有些句子读者理解各
异，有些地方更是晦涩难明，但其英语译本至多不超过五个。如果
读者仔细对照这些译本，就会发现它们意思趋向一致，彼此差别无
多。故在中国之外，《论语》译本并未引起人们的争论。虽在中国
之内，学者对儒家经典《论语》的某些句子理解不一，但此类分歧
并未流传到其他国家。然而，圣经译本的情况却不同，因分歧、差
异已经蔓延至各国。不同译者在翻译《论语》时，遣词造句会有差
异。一个译者会选择较书面的词，而另一个译者则会选择偏口语
的词；一个译者会挑选具体的词，而另一个译者则会选择抽象的
词。虽然有措辞上的差别，但意思并未有大的变化。然而，论到圣
经，情形则不是如此。若任意挑选两个当代译本拿来比较，就会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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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差别的地方有五千之多。不仅经文措辞有别，更有整节经文都
被删去、整个短语意思完全改变的情况。正因如此，所以自1800年
以来，基督教界便因圣经起了很大的争论。信徒们彼此辩论，天主
的话语到底在何处，哪个译本才是最佳的。普通信徒认为，在不同
译本之间做一取舍是件小事，也不考虑译本的源文本。他们只根据
自己的偏好去选择圣经译本，而未认识到这也是一个责任。不明真
相的读者，以为一切译本都源自同一文本，只是结果不同而已。所
以，本文的目的即是阐明圣经译本之差异的缘由，并使读者明了西
方宗教如何因此分裂。

圣经如何保存

 想到圣经，我们自然想到犹太人，因为圣经四分之三的内容
都是关乎犹太人的历史，其余四分之一则是以预言的形式讲述他们
的死而复生，以及将来的国度。所以，有人说：“圣经就是犹太人
的书”，这话一点也不为过。圣经本身就证明它是源自犹太人的经
典。摩西是犹太人的一个领袖，他写了旧约的很多书卷。摩西少时
住在盛极一时的埃及，年老时，他从天主耶和华那里接受律法，转
而赐予犹太人遵守，后来撰写了旧约的前五卷，即为摩西五经。自
那时起，犹太人，具体是犹太社会中的利未人，承担起保存圣经的
责任。他们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呕心沥血，将天主的话语忠
实地传承下来。他们用心之专，致力之勤，文本保存之确，实为罕
见。将他们的文本与近来发现的死海古卷做一对比，发现两者并无
差别，惟有少数标点模糊而已。其中没有一个词语缺失不在，没有
一个短语抄录错误。那些抄录经文的人，必须遵守严格的规矩：

• 必须用洁净动物的皮子抄写圣经（洁净的意思是符合
旧约的卫生条例）；必须由一个犹太人来制作；必须使
用取自洁净动物的线，将皮子捆扎在一起。
• 每一栏的经文不得少于四十八行，不得多于六十行。
抄写之前，需要先在抄本上划出直线。
• 墨水须是黑色，不得掺其他颜色。墨水必须按照特殊
的方子来制作。
• 抄写员不得根据自己的记忆抄写经文。抄写员面前必
须有正确的经文。在抄写之前，他须大声朗读每个词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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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在写“天主”（艾罗欣）之前，他必须恭恭敬敬
地擦净他的笔。每次写“耶和华”之前，他必须全身沐
浴，免得污秽天主的圣名。
• 抄写时用什么字体，字母之间、词语之间、段落之间
应当相隔多少，抄写者当如何用笔，所用动物皮子当是
何种颜色，诸如此类的事情，他们都有严格的规定。
• 抄写完毕之后，若要修正任何错误，必须在三十日之
内，不然就全然作废。一页内若有一个错误，整页就不
可用。一页内若有三个错误，整卷书都不可用。
• 抄写者须数一数有多少字母，多少字。若有一个字母
漏掉，或有一个字母多余，或两个字母挤在一起，整卷
书就都作废，须马上毁掉。

既然抄写圣经的时候，要求如此之严，规则如此之细，为何现代的
译本竟有如此多的差异？为何前人一丝不苟保存下来的抄本，竟产
生出几百个不同的译本呢？在英语中，单单希伯来语的圣经，译本
就多达两百个。在中文里，译经历史虽然较短，但译本也有三十多
个。此外，我们须注意，犹太人只承认一个抄本是正确的，就是马
所拉文本。犹太人最早的经卷出现在主前1600年，自那时起，犹太
人一直倚靠同一本希伯来语圣经；直到现在，耶路撒冷使用的还是
这本圣经。真是不可思议。在全世界中，最老的、且中途未断使用
的书面语言，就是希伯来语。真让人匪夷所思。 
 后来，基督诞生，教会建立，新的时代开始，新约问世。新
约有二十七卷书，由不同的人写成。大约在主后六十年，新约书卷
完成。从古代到这时，一直是犹太人负责撰写和保存天主的话语。
新约几乎都是犹太人写的，只有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是医生路加撰
写的。圣经的抄写和翻译，基本上都是在耶路撒冷或安提约完成
的。而最早的两个教会，就是在耶路撒冷和安提约。需要再次申明
的是，到此时，无论是翻译圣经，还是保存圣经，都没有外国人参
与，都是犹太人做的。罗玛书第十章说，圣经是藉着犹太人的手传
给世人的。

“更晚的”、“更好的”抄本

 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希伯来语抄本和希腊语抄本一直都没
有变化。虽然有一些书如《多比传》、《巴拿巴书信》、《以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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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流传在世，但都是人伪造的，犹太人根本不予承认，虔诚的圣
经学者也不予接受。虽然犹太教和基督教内一直都有分裂，但多数
信徒都一致拒绝这些书卷。到了今日，惟有天主教会宣称这些书卷
是天主默示的话语。关于旧约，有马所拉文本，人们没有争议。关
于新约，也有人们普遍接受的文本，后来被称作“公认文本”，也
没有争论。基督建立教会，门徒传承他的工作，后来受逼迫分散到
各地，之后才有人质疑圣经抄本的源头。在安提约，在教会的带领
下，传教士到世界各地传道，为基督做见证，也有圣经传播到各
地。但在亚历山太城，若干学者成立了一个学会，由两个著名学者
带领，即革利免和奥利金。就是在此处，另一个圣经源文本诞生。
这是偏离圣经的第一次明显举动。这个源文本没有马所拉文本的历
史，没有希伯来抄写者的仔细的规则。实际上，这些源文本惟一的
支持者就是组织的教会，即罗玛皇帝君士坦丁和来自亚历山太的学
者们很快要建立的国家教会。我们要注意，虽然亚历山太抄本在早
期教会时代就已出现，但很晚才真正问世，具体是1609年天主教出
版的圣经。我们不是说，这些抄本在1609年之前不存在，而是说，
研究圣经的诚实人不会看这些抄本，更不会考虑用它们代替原来的
马所拉文本。罗玛国教，即天主教会，建立之后，西方世界开始堕
落，进入了“黑暗时期”，时间长达一千年。在此期间，教会与国
家联合，搞独裁统治，而背后的支持者就是亚历山太的学者。真教
会和真圣经，为躲避罗玛国教的逼迫，转入了地下。但在此一千年
的暴政期间，全世界各处都有圣经的翻译，像法国和荷兰因为有圣
经就有了自由和光明。真的圣经到哪里，哪里就有平等、自由、独
立。然而，国家教会四处追杀他们，制造了很多惨案，如圣巴多罗
买日大屠杀，天主教秘密组织仅此一次就杀害了成千上万的真基督
徒。天主教以为，他们藉着逼迫的手段，已经将原旧的安提约抄本
的威胁压制了下去。虽然天主教有自己的学者版圣经，但他们基本
上不用，主要因为人们一旦知道真理就会威胁国家教会。在黑暗时
代，普通的大教堂都有圣经，但均用铁链拴在讲台上，免得好探究
的人从中获得太多信息，知道自由。此时，中国比较繁荣，但西方
世界哀鸿遍野，到处都是烧死人、吊死人、淹死人等各种凄惨的
情况。而天主教没有用酷刑杀害的人，都得到了黑死病的精心“照
料”。这一切都是拜新的抄本所赐，都是它酿成的恶果。当天主教
听说英王钦定本圣经正在翻译中，他们就惴惴不安了。在钦定本圣
经问世之前，他们抢先出版了自己的英语圣经。这个搞笑的圣经就
是杜埃兰斯圣经。如果有人不确定天主教是否真的有此意图，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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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问盖伊·福克斯。他是个耶稣会教士，曾试图炸掉钦定本委员会
聚集的地方。
 亚历山太抄本在第一世纪不知从何处冒出来，后来在罗玛帝
国早期以完整版出现了，就是耶柔米的拉丁文圣经。再后来，就是
在1609年的时候，又出现了，就是英语的杜埃兰斯圣经。在18世纪
末期，它又出现了，就是德国高等批判。

文本批评学的问世

 此时，圣经的抄写和传播，落在了基督教会的肩上。虽然解
释某段经文可能需要学者，但保存天主的话语则不需要学者。安提
约式文本和亚历山太式文本的主要区别是心态的差异。旧约时代，
希伯来抄写员的态度是，在地上的天主的话语是完美的，因此他必
须一丝不苟地记录每一个标点，每一个字，必须是精准无误的。改
变圣经或更新圣经，在犹太人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但亚历山太
的学者认为，地上没有这样的圣经，学者的工作是在抄写和翻译的
时候进行解释。因此，他接受任何抄本为正确的，而不考虑是否伪
造。安提约式文本和亚历山太式文本的根本差别就是在此。前者相
信，天主的话语已经在地上，只需要抄写和保存即可。而后者相
信，需要学者在几千个抄本中为人类找到天主的话语。亚历山太式
文本的传播，及版本的不断更新，正是基于这个前提。自1611年钦
定本圣经问世至今，这种批判的态度已经很盛行。在此运动中，有
两个著名的带头学者，就是威斯科特和霍尔特。他们两人虽然承认
英王钦定本圣经和所用的抄本（马所拉文本和公认文本）是大众都
接受的，但他们仍说需要一个新的译本。他们认为，所有能找到的
抄本，无论是可靠的，还是有问题的，都应当去研究。然而惟一的
问题是，这两类圣经抄本是完全不同的抄本，而不是存有差别的同
一种文本。他们对整本圣经做了修改。结果，他们做出来的文本与
教会使用长达一千年的、大家公认的多数文本，在五千处地方存有
差别。他们依赖学问做出的这抄本（而不是马所拉文本和公认文
本）正是现代每个译本的源头。注意威斯科特致霍尔特的信中的
话：

“我们修订新约，目标是制作一个大家普遍使用的文
本……既有此目标，我们应当在公认文本上做某些修
正，并照格里斯巴赫的方法在旁注上写上‘可能’、‘
值得注意’等字样。如此做，岂不是最佳的方法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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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觉得极大耻辱的是，现今发行的圣经是伪造版，所
以我很想提供一个版本，取而代之。即使我们有经验和
知识，这版本也不能是单单依赖我们学问的任何版本。
这版本须有大量清楚证据作支持。旁注可充分展示我们
的智巧或原则……我的希望是依然留下广受欢迎的公认
文本，除非有些地方明显错误。” 

 他们在旁注上对经文进行修改，藉此显明他们对流传了一千
年的圣经的攻击。研究者当记住，对天主的纯正话语的每一个大的
偏离，都会加一个短语“抄本有”。本文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出
他们抄本之偏差，但我们应注意，这二人虽被称为学者，干的事却
没有学者风范，因他们没有提到他们判断公认文本和马所拉文本的
标准。那标准就是他们从垃圾桶里捡到的完全不同的抄本。他们的
可恶之处是，他们的文本与教会公认的文本虽有差别，但他们不诚
实地保留公认文本。若整节经文不存在，他们就将上下文的一节分
成两节，好掩盖他们的编辑。所以，今天普通的基督徒没发现，新
的圣经所用的抄本与钦定本、京委本所用的抄本是不同的。高等批
判问世之后，学者们寻找更多的抄本，更老的抄本，模糊难解的抄
本，伪造的抄本，只有部分书卷的抄本，以及让人怀疑公认文本的
任何东西。他们花费很多精力，寻找互相对立的抄本，一些彼此冲
突的源文本，如七十士译本和死海古卷。今天，圣经的真正话语是
在云端，是人不可知的，只有那些有最高学问的人或者看过最多抄
本的人才能知道，他们能决定天主的话语到底是什么。所以，1890
年之后，中国出现的译本都有这样的思想，都写着“抄本有”的
话。但在这话出现之前，人人都认为，翻译圣经就会依靠马所拉文
本和公认文本，而非那个在十九世纪的梵蒂冈的垃圾桶里找到的可
疑文本。1475年，有人在梵蒂冈图书馆发现了梵蒂冈抄本，但它显
然不是很好，所以在1844年它又被提辛多夫在一个垃圾桶里找到。
霍尔特，与现在的学者不同，并不敢说他的抄本与马所拉文本一
样。他称公认文本是“恶劣的、坏透了”，他抨击安提约的学者路
西恩和他的翻译。但路西恩保存了圣经文本，要比威斯科特和霍尔
特强百倍。
 在一个好的译本出来之前或者之后，虽然它影响很好，被众
人接受，但学者们总会又做一个译本，就是败坏的高等批判的圣
经。当英王钦定本委员会决定依据一直有好声誉的抄本翻译圣经的
时候，杜埃兰斯圣经就在1609年出版了。当京委本圣经在1874年出
版之后，虽然它在中国大陆已经有大的影响力，但和合本委员会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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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决定重做一个译本。若他们目标是取代那“恶劣的”圣经，正如
霍尔特所说的，他们为何攻击那好的圣经，却在翻译中又依赖它
90%的内容呢？和合本委员会没有资格，若离了施约瑟翻译的京委
本圣经，他们便不能翻译希伯来语的旧约。难怪白汉理感到震惊，
因为京委本已经被一代人使用，和合本却要取而代之。
 然而有讽刺意味的是，亚历山太式文本从不会延续太久。我
的意思是，今日还有多少人研究杜埃兰斯圣经？天主教赶在钦定
本之前匆忙出版了自己的圣经，但他们翻译的很差，所以到了1752
年，他们便彻底修订杜埃兰斯圣经，以让人觉得更像钦定本圣经。
钦定本圣经却一直都未修订，只更新了少数词的拼写方式。新的圣
经为何有如此大的更新呢？因为他们说，圣经越更新就越好，所以
需不断更新。到现在，原初的和合本圣经已更新了十多次。今天有
原始的和合本、新标点和合本、更新版、修订版，还有好几个完全
重做的版本。在英语世界，情况也是一样。新的译本每年都会出来
好多，据说要取代之前的所有译本。然而，四百年过去了，钦定本
仍然是最畅销的圣经，销售量超过所有新的译本总和。可见，这两
类完全不同的抄本产生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圣经，也产生了两个完全
不同的结果。

不同源文本的重要性

 有些人认为，两个不同源文本的差别不是很大，揭露它们和
为此辩论是没有必要的。但是，五千多个差别，起码是值得研究
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知道，宗教教义就是建立在圣经上。学者
们当明白，不同宗教团体之间存有诸多差异，皆与他们对圣经的看
法密切相关。以中国道教为例，教徒虽共有一本经卷，却有很多学
派。单解释同一个文本，就有分歧和派别，何况我们用的是两个完
全不同的文本。这两个源文本产生了三个主要的差别：

1.	 态度的差别：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人们对圣经的态度是完全对立
的。亚历山太式文本是建立在学问的原则上，因此，只要发现了一
个新抄本，能给圣经中的不合理故事（比如驴子说话、处女怀孕、
红海分开）解套，学者就要求重译圣经。那些根据亚历山太式文本
翻译的很多圣经，已经显明了这一点。在早期教会中，纯正的抄本
促使人们火热地服事主，信仰大有力量，以致马丁路德后来发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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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口号：“惟独圣经”。他们对圣经抄本的态度是，天主保存了
这些抄本，它们是关乎教会中信仰和实践的惟一权威。但亚历山太
的学者们认为圣经的话语已经分散到世界各地，所以需要学者们将
它们找回来，把它们拼在一起。他们完全否认天主会保存圣经。今
天，所有用亚历山太式文本去翻译圣经的人，都有这样的态度。如
今，没有人相信和合本圣经是天主的完美的、纯正的、纯净的、无
瑕疵的话语。为什么？因为和合本委员会的态度，他们说1902年刚
印刷的圣经需要更新。纯正的、纯洁的抄本被视为是天主的，因此
不需要更新地名和人名，不需要调整语法以符合现代用法，不需要
将标点更新为21世纪的人接受的标点。钦定本的标点、语法、词汇
已经不合今天的标准，但是一点也不损害其销量。钦定本圣经在英
语世界里是标准，与它的翻译优美没有关系，与它的卓越也没有关
系，虽然它的译文是优美，是比别的译本卓越。与什么有关系呢？
完全与人对天主话语的态度有关。这态度是：“天主能在任何语言
中保存他的话语。”

2.	 教义的差别：
 因为源文本有差别，所以圣经译本自然会影响教义。许多大
宗教都相信玛利亚是基督与人类的中保，她是无原罪的圣母。但
一些小的基督徒团体则谴责这样的教义。为什么？因为一类抄本支
持这个观点，而另一类抄本谴责这个观点。他们用的源文本不同，
所以自然不能同意。你必须认识到，婴儿受洗的教义、国家教会的
教义、告解的教义、赎罪券的教义、教皇权柄的教义、炼狱的教
义、圣水的教义、自我鞭笞的教义，都不能在安提约的圣经抄本中
找到。难怪，天主教需要他们自己的“学者版”圣经，以支持他们
不合圣经的教义。不要误会了，我们说的不是一个团体编写一本圣
经，以支持他们的教义，而另一个团体也编写一本圣经，以支持他
们的教义。我们说的是，天主真正的、纯洁的话语，永远定好了具
体的信仰，一个团体完全接受，但另一个团体不接受，所以他们制
作自己的圣经，以支持他们的观点。现在，我们开始完全明白此争
议为何很重要。如果问题的关键点是教义的差别，我们就不应当将
和合本与京委本做比较，因为两个译本不是出自同一个源文本。我
们应当问自己，哪个出自纯正的源文本，哪个不是。我们关心的不
应当是他们如何翻译圣经，何时翻译的圣经，是否使用了现代的标
点，所用的词是否过时，用什么词来翻译天主。我们只应当关心一
件事，京委本用了什么源文本，和合本用了什么源文本。

3.	 结果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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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头不同，结果自然会不同。正如苹果树结苹果，桃树结桃
子，照样，圣经的根源不同，结的果子也就不同。安提约的纯正
抄本，结出了好的果子，它产生出14世纪法国的刚强的基督徒，产
生出1611年问世的、改变世界的钦定本圣经 ，使基督徒忍受了天
主教的逼迫，而且生存下来。当时，天主教烧死了迈尔斯·科弗代
尔，也将丁道尔的骨灰扔在泰晤士河里。它在1874年的京委本圣经
中统一了圣经术语和地名。它兴起了宗教改革运动，当时路德就是
阅读了罗玛书第一章。它建立了一个国家，当时有一群浸信教会的
信徒在约翰·鲁宾逊的带领下，逃到北美。它创立了一个国家的宪
法，当时以撒·巴克斯骑马走了三天，来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木
匠厅，呈递了一个由相信圣经的人签署的宪章，内容就有美国新政
府当给人民宗教自由。它在太平天国作乱期间和义和团暴乱时期鼓
励基督徒坚守真的信仰。所以，这个抄本的果子是显而易见的。而
亚历山太式文本，则在历史上结出了坏的果子，对教会产生了不可
磨灭的影响。它催生了法国革命，使百姓完全抛弃了道德，因为天
主教试图用暴政控制法国人民。在中国，它导致了教会与政府的联
合，即三自会，其后一直负责和合本的印刷。它产生了在德国境内
猖狂肆虐的高等批评，这高等批判否认大鱼吞吃约拿的故事，也否
认耶稣基督的身体的复活。使用亚历山太式文本的人是怎样的人
呢？是如奥利金的人，他阉割了自己；又如威斯科特和霍尔特的
人，他们不相信处女生子。最起码，它叫人怀疑天主的话语，也教
导每一个男人、女人、孩童：圣经的最佳审判者是个人。 
源文本如何影响了中文圣经的翻译

 现在我们要触及问题的核心，即源文本如何影响了中文圣经
的翻译。威斯科特和霍尔特所用的两个败坏的抄本——西乃抄本
和梵蒂冈抄本，在19世纪中叶已经在传播，但理性的学者在翻译圣
经时不会考虑使用。马礼逊和马士曼在1822年和1823年分别出版了
他们的文理译本，里面没有提辛多夫所发现之亚历山太式文本的一
丁点影响。我们无需说明他们使用了何种抄本，因为当时人们普遍
相信，只有一个可信的文本。天主教在19世纪也承认他们与主流基
督教的差别，在雷永明的带领下，他们于1935年出版了一本中文圣
经。很好笑的是，像利玛窦这样的天主教徒很早就想将圣经翻译成
中文，但他们觉得圣经没什么益处，所以一直没有付诸实践，真正
翻译圣经却是很晚之后的事了。然而，那些相信圣经至关重要的
人，一有机会就着手翻译圣经了。马礼逊、马士曼、高德、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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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米怜，都将翻译圣经视为他们的第一要务。马士曼最早将全本
圣经翻译成中文，之后很多人也翻译了圣经，但在1902年出版的京
委本之前，所有译本，包括京委本，都出自同一个文本。当时的译
者就如何翻译一些词语（如天主、洗礼、教会、灵）起过争论，但
他们从未就圣经的源文本起过争论。当北京委员会翻译的第一本
白话文圣经问世之后，50年来译经的工作终于划上句话，人们终
于可以休息，终于有了一本可用的圣经。他们的译本终于将地名和
术语固定下来。虽然某些争议还未解决，比如怎么翻译天主，但是
这本圣经非常成功。然而，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天主的话语成功
地进入一个文化之后，败坏的亚历山太式文本就会尾随而至。1890
年，一个委员会成立了，他们使用英语圣经（英语修订版圣经）做
底本，要翻译出一本比京委本圣经“更准确”、“更有学问”的圣
经。 他们的选择是明显的，体现在他们翻译的一些经文上，这些
经文的翻译偏离了亚历山太或安提约的任何抄本。在出伊及记，英
语圣经有个短语是 “abomination of the Egyptians”， 它是何
意？就是出伊及记的作者称伊及人所敬拜的（名为阿皮斯的牛）为
可厌恶的，可憎的。但和合本委员会不明白英语的意思，他们翻译
为“埃及人所厌恶的”，而不是京委本所译的“伊及人所敬拜的牲
畜”。此外，让人诧异的是，京委本委员会在1865年决定翻译圣
经，他们只用了六年就出版了新约，到1879年便译完了旧约。和合
本委员会在1890年就成立了，但到1912年才译完新约，到1919年才
译完整本圣经。他们可以说，他们用的时间长是因为他们的学问比
京委本委员会的更高，但事实是他们就如何翻译有分歧。曾有一
时，和合本委员会好像要走委办译本委员会的路，就是产生分歧，
彼此不能同意，最后分裂，翻译的圣经不可用。开始的时候，几
乎有一半的人出于不同原因离开了该委员会。其实，他们很“没
学问”，所以他们在翻译旧约时大量倚靠京委本的内容，而且在
1912-1919年将和合本的新约与京委本的旧约订在一起出版，好被
中国的基督徒接受。这个决定好像是打了1902年的京委本一记耳
光。这个新译本是完全不必要的。和合本迎合的是人的智慧；教会
希望与天主教不同，和合本便投其所好。京委本使用“天主”的称
号，也允许“上帝”和“神”。但和合本只使用“上帝”和“神”
。讽刺的是，和合本使用的抄本是教导天主教教义的、属于天主教
的抄本，他们却不使用“天主”，以此假装他们反对天主教。无人
问他们用的是哪个抄本。中国基督徒经常在旁注里看见“原文有”
和“抄本写”的字样，慢慢就习惯了，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地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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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本不过是译本，决不会是完美的，和合本是更好的译本，因其时
间更晚，且是从英语翻译过来。今天，人们判断所有译本，都将它
与和合本对比，看中国人能否接受。但这是与历史上其他任何团体
相反的，因其他团体相信源自马所拉文本和公认文本的纯正圣经。
人们怎么想从来都不重要，语法怎么说从来不重要，有多少学者的
贡献从来不重要，什么是“更接近”原文从来不重要。主要的目标
是，将那完美保存的抄本中的完美的话语拿过来，翻译成可理解的
中文。语法会改变，人们对文本的看法会改变，但天主的话语是不
改变的。对高德版圣经、米怜版圣经、马礼逊版圣经、京委本圣经
的攻击，关乎的总是语法、标点、中国的基督教对某术语的看法，
而非译本源自哪个抄本。
 时至今日，几乎每一个新的译本都离不开和合本，原因有两
个：第一、教会让文化（而非源文本）告诉他们什么是好的圣经，
第二、人们习惯使用的圣经，不允许改变。今日在美国，普通人都
喜欢没有“大男子味”的圣经，所以他们将天主的男性代词改成了
中性代词或女性代词。今天，保守的基督教快要死去，多数人不喜
欢圣经谴责罪恶，如奸淫、鸡奸、淫乱、懒惰，所以他们喜欢更
温软的、更易接受的圣经。如果大众接受的变成了我们的标准，那
任何一个译本都不会用太久，因为社会在变，所以译本会一直跟着
社会变。在中国，如果人选择和合本而非京委本的惟一理由是大众
接受，我们就必须承认，这是一点也没有学问的。任何深思的人，
都要看看译作的源文本，来决定它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老子》或
莎士比亚的著作也是一样。这个话题非常重要，因为它帮助我们知
道京委本和和合本的主要差别。和合本圣经90年来一直处于垄断地
位，人们在此争论中能找到答案。

结论:

我们从中能学到什么呢？简而言之，除了一个方面，就是所用抄本
之外，和合本不能在其他任何方面与京委本相比。出自亚历山太、
埃及、安提约的抄本大为不同，人在贬低某译本或称赞某译本之前
必须考虑到这点。但是今天，中国人完全忽略了这问题。中国的多
数圣经都源自纯正的抄本，比如马礼逊译本、高德译本、马士曼译
本、米怜译本、麦都思译本、裨治文译本、京委本、委办译本。
只有一个著名的译本来自亚历山太式文本，就是和合本。人不由得
想，中国有可能会滑入到欧洲中世纪的情况，即惟一的圣经就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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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认可的圣经。今天，看一个圣经是否是好的，只看他们怎么称
呼天主，人们是否会接受。毋庸置疑，这与中国人思维之核心，即
集体主义，有密切的关系。但人们必须记住的是，和合本在被中国
的基督徒“普遍接受”之前，京委本已经被中国人接受和喜爱了五
十年，之后才被和合本取代。代表白话文标准的巴金、胡适、鲁
迅，及其他很多人，曾高度评价京委本（他们说的就是新旧约全
书）。 京委本出版之后，美国圣经协会在一年内卖出的圣经是最
多的，超过了其他语言的圣经，创下了记录。牧师们曾说，他们在
天坛门口，在长江岸边发圣经。所以，说中国人不接受京委本，
这话是错的，因为他们好多年里都是接受的。与京委本相比，和
合本拥有的惟一优势是它的垄断地位，那是因为基督徒不知道和合
本的真正根源，过去九十年它完全垄断了市场。我们必须要陈述此
话题，因为在全球每一个重要的语言中，都至少有两个代表性的圣
经，代表了两个相异的文本。只有在中国，这个事实被忽视了。排
除个人喜好，我们不能忽视，一个代表了被教会长久使用的安提约
抄本的译本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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